◎中共「新安全觀」對中印關係之影響／鄭榮新
一、1997年7月，中俄在聯合聲明中首度提出「新安全觀」概念，主張摒棄冷戰思維，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以對話協商促建互信與瞭解。2002年7月，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全面有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 

二、全球化時代，各國隨著經貿互動增加，互賴關係亦隨之加深。中共自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政策綱領以來，與國際全球化的潮流全面接軌，強調發展利益重於軍事安全利益。因此，中共當前的外交重點在於加強全方位外交，尤其是與大國的交往，另外，睦鄰外交及參加國際組織活動也是中共外交的重點。
三、後冷戰時期，中共在南亞的最大安全利益是促進南亞區域情勢的安全與穩定，並且同南亞國家改善關係，以維護和平安定的周遭環境，做為中共全力發展經濟的基礎。中共的南亞安全戰略的重點表現在對各國實行全方位、不結盟、平衡性的睦鄰外交，同時積極推動與印度的建立信任措施。
四、中共在「新安全觀」的概念下，除了持續保持與友邦友好關係外，與印度的關係也有顯著改善，基於維持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印邊界爭議可望緩和。另外，在優先發展經濟的考量下，中印經貿總量已大幅提升，兩國已隱然成為亞洲崛起中的大國，不僅影響南亞印巴對峙態勢，也將對世界格局造成衝擊。
五、中共強調「新安全觀」背後的戰略意涵，一方面是企圖藉提升綜合國力，結合其他國家，以突破美國的戰略包圍；另一方面也造成對臺灣的安全威脅。對此我國應審慎因應，並及早謀求解決之道。
前        言
中共的崛起是舉世矚目的焦點，因為自冷戰後，中共是國際上少數能與美國競爭的國家之一 哻。而亞洲另一崛起中的大國 ──   印度，因為地理位置處於南亞，除了印巴的核武競賽引人注目外，並不如中共在世界舞臺的重要性，往往遭受忽視。但平心而論，印度面積330萬平方公哩，人口9.62億，與中國大陸可相提並論。中印是世界上國土遼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印曾是兩大世界文明古國，直到18世紀，中印仍是世界的強國，其動向不僅影響南亞的情勢，亦和亞洲與國際情勢息息相關。
後冷戰時期，全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經濟的全球化及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賴等因素，構成了對「傳統安全觀」的強烈挑戰。諸多有關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安全議題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軍事安全」議題成為各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這些議題的出現也要求人們以新的視角和方法來對待和處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冷戰後的「新安全觀」孕育而生。故中共的安全利益重心從軍事安全轉向以「經濟安全」為主的「綜合安全」或「新安全觀」。主張透過加強國際上的合作，以促進自身利益和地區的安全穩定，為本身的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的提升提供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了落實在「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流下所發展出來的「新安全觀」，中共當局在對外政策也做了重大修正。從事大國外交以建立「夥伴關係」，以及倡導「睦鄰外交」，積極與周邊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並主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間的活動，以建構一個外在的和平環境 哷，使其可加速改革開放，全力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邁向強國之路 哸。此舉對其外交戰略有顯著的影響，在對外策略上也從以往重視的軍事、外交議題，逐漸轉移至經濟發展的聯繫，使亞太周邊環境產生微妙的變化。
1962年中印戰爭之後，有長達十年的時間，中印關係可用敵意對峙來形容。冷戰時期，中共認為印度是具有危險的軍事潛能的國家，尤其因為中印邊界爭議、西藏問題，以及後來印度發展核武，使得中共始終將印度視為西南方的隱憂。所以透過支持印度的敵國 ──   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並協助發展飛彈及核武，以制衡印度的威脅，因此造成中印關係更加惡化。
中共因素是印巴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印度認為中共支持巴基斯坦是針對印度而來。在新安全觀概念下，中共雖然仍保持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但不如以往那樣密切而且保持低調，相對與印度的交往卻大幅的提升。此舉不僅影響中印關係的發展，也連帶影響南亞的情勢，而中印兩大崛起中的大國，其分合勢必影響整個國際情勢。總之，南亞區域政治發展，特別是印巴關係的演變，以及中共在新安全觀的取向下，對此一區域的外交戰略所產生的影響，是值得關注與探索的。
新安全觀的構建與內涵
一、構建
20世紀9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極格局解體後，世界向多極化發展的長期趨勢更加明顯，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關係更加緊密，和平與發展的努力成為世界的主要潮流 哠。後冷戰時代與冷戰時代最大的區別，在於國際大環境的氣氛日趨緩和，兩大超強對峙，核子大戰一觸即發的情勢不再，影響所及，各國逐漸將重心從軍事安全移到經濟發展上，綜合國力的競賽成為各國的主要目標。各國外交政策的重心逐漸從冷戰時期的全力備戰，轉變為有效預防並管理國際間可能出現的各種形式的衝突。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與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等強調「繁榮、福祉優先」、「以合作取代對抗」的安全觀點逐漸在國際間發酵 唎。
大陸學者王逸舟曾經點出了世紀之交的三個國際趨勢 唃：
第一、多極化在更多層面縱深發展，形成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格局，在後冷戰時期，兩極格局顯然已經消失，而美國的獨霸優勢已很明顯，「一超多強」的基本態勢在短期內不會有重大變動。
第二、經濟全球化將以不可阻擋的強大力量，向世界的每個角落和各國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伸展。國際經濟交往對於國家的影響肯定會更加重要，國家內部也會根據國際經濟體制和慣例作出越來越多的相應調整和改革。
第三、科技革命無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將大大超越以往的任何時期，未來不管是國家內部生活，或是國家之間的來往聯繫，乃至於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各個方面，科學技術都將會深深滲透進去和發揮巨大作用。
中共於2002年國防白皮書中亦提到 唋：國際安全合作在維護世界與地區和平穩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國際安全合作，主張在《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的基礎上，開展國際安全合作。
由此可見，冷戰結束後，中共對國際形勢的評估是：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國際安全形勢總體上繼續趨向緩和，但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要爭取持久和平，必須摒去冷戰思維，培育新型的安全觀，尋求維護和平的新方式。
二、內涵
灱官方釋義
新安全觀是中共用以指導其國家戰略的大原則，中共高層曾在國內、外許多場合倡言諸如「新型的安全觀念」、「新的安全觀念」、「新安全觀」等，均為其「新安全觀」論述。1997年在「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中共首度宣示「新安全觀」的立場。1999年3月，江澤民在瑞士日內瓦裁軍會談及2000年9月在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上發表演說 圁，又分別闡述中共新安全觀的立場。強調進入後冷戰時代，追求和平與發展經濟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各國應摒棄冷戰思維，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各國平等，並以協商、和平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遵行「和平共處五原則」，各國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2002年7月31日在東協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期間，中共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系統闡述了中共官方所說的「新安全觀」。這份文件指出：「以對話與合作為主要特徵的新安全觀，逐漸成為當今時代的潮流之一。新安全觀實質是超越單方面安全範疇，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觀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符合人類社會進步的要求 圂。」
另外，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於1997年12月16日東盟地區論壇私營部門慶祝東協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發展合作才能獲得和平與繁榮」的講話，闡述了中共新的安全觀念和維護和平的新途徑。由錢其琛的講話，我們可以粗略的瞭解中共所謂「新安全觀」的大略意涵，它包括了 埌：
茍在政治戰略方面：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是全球和地區安全的政治基礎和前提。在這方面，大國之間建立健康、穩定的關係，對地區以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中華人民共合國近年長期所積極推動的大國外交，對亞太地區安全具有積極作用。
咷在經濟戰略方面：各國應在經濟領域加強合作，相互開放，消除經貿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和歧視政策，逐步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謀求共同繁榮，這是全球和地區安全的經濟基礎。經濟安全是穩定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正常和良好的經濟、金融秩序，不僅要有完善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和健全的金融體系，而且要加強地區和世界的金融合作，共同防範國際游資的投機衝擊，創造穩定、安全的外部經濟環境。
咮在軍事戰略方面：各國應通過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瞭解與信任，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分歧和爭端，這是確保和平與安全的現實途徑。安全是相互的，安全對話合作旨在促進信任，而非製造對抗，更不應針對第三國，不能損壞別國的安全利益。
有關錢其琛對新安全觀的詮釋，中共將其納入1998年7月中共公布的《國防白皮書》中 堲。
中共的新安全觀是繼承鄧小平理論，根據新的形勢有所發展，既不同於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又與西方的安全觀有著本質的區別。新安全觀的精神是承襲1953、4年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並結合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所發展出的對外關係理論 埕。
牞學界解析
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中共學界即逐漸出現針對國際情勢轉變、調整新的國家安全觀點的論調。強調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中，應該具有動態的安全觀，也就是說，世局變動是常態，沒有絕對的和平，區域衝突或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衝突仍不可避免，但並不必然因此引發如冷戰時期的大規模戰爭。在國際高度全球化的情況下，界定國家安全亦必然免不了和他國的安全互相牽連，因為任何國家的不安全問題，都不是單純的本身的問題，往往也都不是單獨一個國家所能獨力解決的，即一國的安全需以他國安全為基本條件。安全問題也不再是絕對的判斷，與他國的作為及主觀的認知息息相關，國家是否安全，和國家間是否存在互信、是否相互恐懼有關。
大陸學者閻學通在〈中國的新安全觀與合作構想〉一文中闡述了新安全觀的內涵。他認為：「新安全觀」對威嚇國際安全之要素的認知與冷戰時代的思維不同，國際安全所面臨的威嚇，取決於國家集團之間的政治關係而不是實力差距。而一國對於世界是否構成威嚇，關鍵不在於它的國力是否強大，而在於它奉行什麼樣的內外政策；也就是說，對國際安全威嚇的主要根源並不是國家間軍事實力的差距，而是一國是否有稱霸、擴張、侵略，以及干涉他國事務的動機與意圖。此外，「新安全觀」主張國際安全的基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經濟發展，而不是實力優勢、軍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 埒。
在實現安全的途徑方面，中共的「新安全觀」在承認軍事安全的適當地位同時，更強調國內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以及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和外交關係的改善，做為實現國家安全利益、促進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穩定的主要途徑。中共主張各國應透過對話與合作以增進相互瞭解與信任，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的分歧與爭端，認為這是確保和平與安全的現實途徑。安全是相互的，不能依靠增加軍備，也不能依靠軍事同盟，而應當依靠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聯繫，對話及合作是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的主要支柱 垺。
中共學者王逸舟認為 埆：新的安全研究要綜合探討，如何增進各國間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安全，如何建立更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環境，使之更能促進國際關係演化和各國國內進步的國際格局，更有利於整個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際秩序。很顯然，綜合安全觀不僅在研究範圍上寬廣的多，它還有著與傳統安全觀不太一樣的哲學認識論的思想基礎，向世人揭示的是一幅複雜、充滿變數的立體畫面。
中共多數學者均強調，後冷戰時代的安全問題具有複雜性、變動性、多維性，與互動性等性質，實現安全的基礎在於擴大各國共同的國家利益，參酌西方合作安全、綜合性安全等理論概念，主張要改善中共安全問題，解決國際間「安全困境」升高，首先必須減少各國間的對抗，從增加合作與互信著手。在優先順序上，區域安全的重要性大於國際安全；在做法上，則必須從參與國際組織的協商機制開始，從多層次、多管道、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互信模式，將安全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並強調與美國及鄰近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減少衝突的機會 垽。
中共提出新安全觀的戰略意涵
一、對內發展綜合國力
1996年臺海危機發生後，「中國威脅論」的印象普遍流傳於各國間，這影響中共在國際間形象，阻礙了和平互惠外交的作為。中共於1997年提出「新安全觀」及相關論述，除了說明原有維持和平環境，全力發展經濟的政策不變外，藉著新安全觀的提出，在國際上可化解「中國威脅論」的不利傳聞，亦可進一步應付後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共的新圍堵措施。
中共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就是要為中共的改革開放提供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安全環境 垼，中共學者在面對全球化對政府主權的影響時，積極思考如何維護國家安全。他們對全球化的看法，呈現獨特的靈活性，其共識大體而言，是頗為積極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並採取靈活、務實的做法。其邏輯推理為：全球化不可擋，在全球化下「唯強者才能有安全」，故過程中如何致強，需積極正面彈性靈活，引進外資與技術是手段而非目的。就此而言，中共在經濟層面的發展策略，相對而言是無意識形態的，是務實至上，只要不觸及上層的政治結構，符合「發展是硬道理」的圭臬。其策略是 垸：
第一、先抬出鄧小平理論，「發展是硬道理，落後就會挨打，而封閉則會落後。經濟不發展，國家不強盛，何談國家安全？」基於此，中共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策略是強調科技興國，以發展促改革，提升綜合國力。
第二、深刻體認在全球化下，「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之必然定律。所謂「對國家經濟安全乃至主權安全要有新認識」。
第三、正因為各國經濟相互依賴，全球經濟越來越需要相互協調，共同防範經濟、金融風險，這正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現象。
第四、應積極參與新的「遊戲規則」的制定，共同為改變不合理或獨霸強者所制定的經濟秩序而努力，維護國家利益，才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有鑒於此，中共逐漸發展出一種對全球化既期待又害怕的複雜心態；全球化既是中共邁向強國之路的絕佳機會，也是維繫大陸內部穩定發展的最大挑戰。經濟全球化使得國與國之間貨物與資本大量快速的流通，迫使各國無不把增加國家在經濟上的競爭力與維持優勢的貿易地位，視為將來與他國競爭的新方式。然而，隨著網際網路和資訊的快速傳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將隨著通訊與運輸工具的進步而大幅縮減，這些也使中共當局控制社會的能力相對地大幅降低，促使各種外來思潮更容易進入社會內部，進而動搖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基礎。這也是中共領導人一再強調西方國家不應該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向中國大陸強行推銷其普世價值觀、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人積極倡導、致力對內提升和發展綜合國力時，一方面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不變，以維持其經濟發展；另方面，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必須不斷地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以抗拒任何對政權可能的威脅。對中共而言，全球化與國家安全這兩個概念，將隨著改革開放進程深化，而更凸顯其重要性 垶。
二、對外化解「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中共改革開放所帶來實力提升，讓許多國家擔心中共是一個不確定的變數，尤其是鄰近的國家害怕中共的崛起對其安全是一種威脅。如日本害怕中共強大後會對其進行歷史報復；東協國家憂慮中共強行占領南海群島，視東南亞為「後院」；印度擔心中共實力的上升會引起南亞區域的權力不平衡。美國蘭德（RAND）智庫的報告書中提到，「中共在權力增長的早期可能在離本土較近的地區而不是在『遙遠的域外』採取驕橫的行動 垿。」
冷戰後「中國威脅論」一度不斷的在國際間盛行，中共要擺脫此陰影，必須要讓其他國家尤其是鄰國瞭解中共的意圖是和平，對於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應該採取非軍事手段，加強彼此間的諒解。如中共學者所建議，「中國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與周邊環境，並把周邊國家發展睦鄰友好關係作為既定國策，積極參與建構區域安全體制，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 埇。」
為了營造睦鄰友好環境，中共積極參與周邊安全機制的建構。在東南亞方面：積極參與東協區域論壇的活動，雖然該論壇在促進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功能一直受到質疑，但是中共認為透過在論壇上的安全對話，保持與發展和東協的互信夥伴關係，對中共展開國際鬥爭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東北亞方面：1996年柯林頓倡議以南、北韓加上美國與中共等四國代表參加，旨在達成一項永久和平進程的四方會談，中共積極表態同意參加。雖然四方會談已就朝鮮半島建立新的和平安全機制問題進行多次會談，到目前為止仍未達成一致意見，但中共認為建立新的和平機制取代現有的停戰機制是一種可行的方案，對建立朝鮮半島和平機制持積極態度 埐。在西北方面：與中亞國家和俄羅斯在1996年於上海簽署《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與1997年於莫斯科簽署的《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垹，讓其北面和西北面降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由此可知，中共從區域格局來思考的安全戰略是「消除『中國威脅論』，營造睦鄰友好環境，建構周邊安全機制」。尤其新世紀一開始便在其主導下與中亞和俄羅斯就「上海五國會議」機制化加以協商，於200l年6月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可見中共建構周邊安全機制的積極性。以地緣結構來分析，現階段中共在完成西北面的安全機制建立後，未來的目標應會著重於東北面、東南面，以及西南面建立其參與，甚至主導的安全機制 埁。
三、解構美國戰略包圍
1996年，美國與日本重新修訂《美日安保協定》，並宣稱「周邊有事」的範圍涵蓋臺灣海峽，從中共的角度解讀，無異是對中共主權的直接挑釁；且此舉亦顯現美國在東亞聯合日本制衡中共的企圖，使其感到芒刺在背。而美國研議建立戰區飛彈防禦體系及全國飛彈防禦體系兩大防衛網，臺灣亦有可能加入，如此將增強臺灣的防衛能力，有間接鼓勵臺灣走向臺獨的作用，且臺灣一旦走向臺獨，也可能使中共內部少數民族分裂問題更加劇烈 夎。
另外對於西方，尤其是美國「人權高於主權」的主張，中共認為是「新干涉主義」，若不加以阻止，日後將無法有效節制美國勢力，對國內少數民族分裂，也可能因國際勢力介入造成重大衝擊 奊。另外，美國透過北約東擴，「911事件」後加強在中亞地區駐兵，與澳洲軍事同盟，轉移兵力至西太平洋地區，在南亞地區，與印度加強合作等，對中共形成戰略包圍，使中共深感威脅。中共因應之道是加強與俄羅斯戰略合作關係，共同聯合制美，且有助於確保邊界安全，避免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至於在亞太地區，中共透過睦鄰外交，並積極運用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區域論壇等，推動大國外交，友好周邊國家；加強與歐盟的關係，共同制衡美國的獨霸；在軍事準備方面，也積極提升戰力，反制美國軍事威脅，有效遏止臺獨及其他分離運動。
國內學者王崑義認為中共在面對新世代複雜的安全環境，已改變其全球戰略，在外交與大國戰略觀念下，調整其戰略構想，即：「立足東亞，依托亞洲大環境的和平發展，再整合環太平洋各國的政治實力，縱橫於美洲與歐洲，幫助第三世界的崛起，打破美、歐壟斷全球、獨霸全球的戰略構想 娙」，這是中共的新戰略，而其目的就是企圖擺脫美國的包圍。
新安全觀對中印關係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兩大主題。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和改革開放，中共採取必須發展包括經濟、科技、政治、軍事等在內的新安全觀。而在新安全觀概念下，中共的國家利益包括領土主權完整、政治制度與文化意識的保持、經濟繁榮與科技發展、國家影響力的發揮、生存前景的保障 娖。尤其在安全利益方面，要「避免軍事衝突」、「維護周邊地區穩定 娭」。
國家利益指導著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思考方向 娮，儘管中印發生邊界衝突的不愉快事件，在地緣戰略上，印度也的確是中共西南邊界的最大威脅，但在國家最高利益的考量下，和平穩定重於一切，有穩定的環境才能發展綜合國力，擠身世界大國之列。相較之下，解決邊界爭議是較不急切的，而且中共可透過談判、交流等手段，逐步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不需要像冷戰時期大動干戈，以武力解決，影響其主要的國家目標。
後冷戰時期，中共在南亞的最大安全利益是促進南亞區域情勢的安全與穩定，並且同南亞國家改善關係，以維護和平安定的周遭環境，做為中共全力發展經濟的基礎。中共針對南亞安全戰略的重點表現在對各國實行全方位、不結盟、平衡性的睦鄰外交，同時積極推動與印度的信心建立措施。
在新安全觀的概念下，中共除了持續保持與巴基斯坦的傳統友好關係外，與印度的關係也有顯著改善。基於維持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印邊界爭議逐步緩和，同時中印經貿總量的大幅提升，也挹注了中共的綜合國力，持續影響中共對內外環境的認知，朝著和平與發展的路線前進。
一、對中印政治關係方面
後冷戰時期，一個較為鬆散不易掌控的國際體系取代了冷戰時期組織嚴密的兩極世界，因此需要更具彈性的外交與安全政策 娕。中印關係在冷戰後有一定程度的改善，1997年以江澤民為主的第三代領導人基於國內外情勢，提倡「新安全觀」，積極改善與周邊關係，營造和平穩定的環境，開創了中印關係的新局面。
1998年，印度以「中國威脅」為藉口進行核子試驗，使中印關係受挫。但中共為謀求周邊地區的穩定與國際安全平衡的和平發展，乃保持低調，並積極與印度修補關係 娏。
2000年時逢中印建交五十週年，兩國關係得到進一步改善和發展。5月28日～6月3日，應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邀請，印度總統納拉亞南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雙方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取得許多共識。江澤民主席在會談中對未來兩國關係的發展提出了四點意見：第一、增加人員往來，增進彼此間的瞭解和信任；第二、擴大經貿合作，為兩國關係的發展鋪陳更加厚實的基礎；第三、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與配合；第四、登高望遠，求同存異，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7月22日，應印外長賈斯萬特·辛格邀請，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訪印，雙方探討了如何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推動兩國關係繼續改善和發展的措施。11月13日，中印邊界問題外交和軍事專家小組第8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雙方交換了描述邊境中段實控線走向的樣圖，並就雙邊關係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娗。
2003年印度調整與美、俄、中戰略關係，與巴基斯坦關係愈見緩和，有助於區域情勢之穩定。美藉反恐改變外交戰略，積極布局重新深入南亞地區，迫使中共在安全及整體戰略考量下，必須拋棄與印度的齟齬，重新審視與周邊國家建立新關係，以制衡美在中亞、南亞以至東南亞的強勢戰略部署。印度亦深知必須與中共「求同存異」，方能穩固北疆及降低巴基斯坦的安全威脅；同時印度未曾忘記與俄羅斯加強軍事合作以深化雙方關係，試圖在美、中、俄等大國間創造有利的外交伸展空間。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中，以及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訪美，有助緩解區域情勢緊張。瓦傑帕伊總理訪中期間，就長期未決的邊界爭議簽署協議，開通新興商路，並推動雙方的商業和科技合作。近數年來，中、印雙邊貿易每年以30%的幅度增長，2002年中、印貿易額已達50億美元，據估計，雙方貿易額在2005年時將達到100億美元。雖然中共對近年美、印關係顯著改善，以及印度支持美國導彈防禦系統計畫仍有顧忌，惟美國在「911事件」以後，迅速與巴基斯坦改善關係，從而緩解中共對美、印關係的憂慮。中、印與中、巴海軍相繼舉行「海上搜救演習」，即可視為雙邊關係改善的一個新標誌，未來在諸如核穩定、反恐等領域合作基礎之上，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建立互信關係 娊。
南亞地區的安全穩定對於亞太地區尤其是中共，有著非常現實的長遠意義。中共近期不斷嘗試在印度、巴基斯坦間採取平衡外交，試圖打破舊有的關係架構，與印、巴建立新的外交相處模式；惟喀什米爾衝突等歷史包袱夾雜其中，尚且中、印兩國之間並存在中共持續對巴基斯坦提供各式武器，助長巴基斯坦所支援的恐怖主義分子對印度造成的威脅，因此要達到中、印兩國關係的徹底改善，中、巴關係必須妥善處理 娞。
2004年10月17日，中共國務委員唐家璇前往巴基斯坦、印度、馬來西亞和泰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在出訪期間﹐唐家璇會見各國領導人並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就發展睦鄰友好、推動互利合作交換意見﹐促進中國與四國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 娳。
總之，中印在爭取與美國平等地位方面，是保持合作的態度，但是在邊界及西藏問題上，卻又處處設防維持競爭的態勢（如表一）。
二、對中印軍事關係方面（如表二）
中印政治上的緩和造成軍事交流互動的增加，2000年5月21～28日，印度國防學院代表團訪中，8月18～23日，中共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田書根中將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科研與訓練代表團訪印，9月16～19日，印海軍德里號驅逐艦和科拉號護衛艦至上海進行友好訪問。
2001年4月1～7日，應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邀請，印東部軍區司令卡爾卡特中將一行7人訪中，5月20～27日，印空軍參謀長蒂普利斯上將訪中，22～26日，應印國防學院邀請，中共國防大學副校長張興業率國防大學代表團訪印，27～30日，北海艦隊副司令員張岩少將率人民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訪問孟買，12月16～22日，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中將率團訪印。
2002年9月20～27日，應印陸軍司令部邀請，蘭州軍區副司令員鄒庚壬中將率人民解放軍蘭州軍區代表團訪印，分別會見了印國防秘書長達塔、陸軍第一副參謀長維吉中將等多名軍方高級官員 孬。
2003年11月17日印度軍方首次獲邀進入西藏訪問，參觀中共軍隊駐紮在西藏的幾個基地，顯示中印雙方軍事關係和緩 宧。
2004年11月12日印度前國防部長費南德茲（George Fernades）表示，印度和中國都有意願和平解決領土爭端，透過協商談判解決，但由於問題複雜，難以預測何時達成協議。他說，兩國政府已成立了解決領土問題的高層委員會，其目的就是希望和平解決爭議；兩國已委任了高層官員共同討論解決問題，有關討論正在進行中，至今沒有傳出負面消息。被問到對解決問題是否樂觀，費南德茲說：「問題很複雜，部分問題涉及領土爭議，很難預期何時可以解決，這需要時間 宭。」
費南德茲過往曾被視為印度國內比較敵視中國的強硬派，曾批評中國對印度構成威脅。但他出訪中國後，在言論上對中國的態度有了很大轉變，與此同時，印度也積極拓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近日，印度軍方更首次邀請解放軍入境軍演，象徵中印軍事交流又邁向前一大步 宬。
三、對中印經貿關係方面
灱經貿交流（如表三）
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就「互利」而言，中印在經貿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加強交流對彼此皆有益處，也可緩和政治、軍事上的緊張氣氛。
2000年2月20～22日，印商業和工業部長馬蘭訪中，同中共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共同主持召開了中印經貿、科技聯合小組第6次會議。雙方簽署了關於中共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市場協議。7月17～21日，應資訊產業部部長吳基傳邀請，印資訊技術部長普拉莫德‧馬哈賈訪中，雙方簽署了兩國在資訊技術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12月6～9日，中共外經貿部在新德里舉行「中國工程和商品展覽會」，這是中共首次在國外舉辦的以工程為主題的展覽會，促進了雙方工商界交流。簽訂工程項目意向書50多個，貿易合同預計成交金額3,600多萬美元 尃。
2001年4月5～14日，應中共科技部邀請，印科技部秘書拉瑪穆蒂率團訪中。9月17～24日，應中共國家電力公司邀請，印電力部長普拉布率團訪中。11月13～17日，應印計畫委員會的邀請，中共國家計委副主任劉江率團訪印。18～22日，中共對外貿易與經濟合作部副部長張祥率團赴印考察印技術貿易情況 屖。
根據中共海關總署統計，2002年，中國大陸同印度貿易總額為49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37%，其中中方出口額為26億美元，進口額為23億美元 屔。
2003年2月，「第15屆印度國際工程技術博覽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根據中共海關總署統計，2003年，中共同印度貿易總額為75.95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53.6%，其中中方出口額為33.44億美元，進口額為45.51億美元 峬。
2004年10月18日，據法新社報導，印度與中共目前正加速投資生物科技研究，以克服農業方面的困境。目前中國的投資額僅次美國，1999年投資了1億1千2百萬美元在生技研究上 ──   這個數字更將在2005年成長400% 峿。
牞經貿衝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相當長期的時間中，亞洲經濟係由日本主導，80年代是日本獨領風騷的時代，但過去十二年來，日本經濟停滯不前，到最近才有復甦跡象。與日本的低迷不振對照，中國大陸近15年來一直保持8%以上的年增長率，已奠定與日本爭鋒的基礎，近年由於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知識產業的興起，東方另一古國印度也乘時崛起。西方財經專家，開始以「亞洲新虎」來稱譽中印，並預言十年內，中印兩大經濟實體，有可能超過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峮。
東方兩大文明古國中國與印度，在經歷兩世紀的沉淪之後，近20年開始翻身。中國大陸自80年代初推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不斷上升。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9%，高出世界同期平均增長率3個百分點。對外貿易由1978年260億美元增加到去年的8,600億美元。在世界貿易總量中地位，由32位躍升到第四位。今年更達1兆美元，超過日本而居世界第三位 峱。
與中國大陸相較，印度成長率只有6%，但由於擁有大量低廉而優質的資訊人才，已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新對象。IBM、微軟等大企業都將研發業務移至印度，IT產業的勃新，為印度經濟注入新活力，最近更與泰國、緬甸及南亞五國成立經合組織，強調經濟、能源、科技各方面的合作，無形中成為南亞地區的主導力量 峷。
中印經濟的潛力來自兩方面：一是、龐大的勞力資源。兩國人口合計25億，占世界人口40%，預估在2010年大陸與印度將分別增加5,600萬人與8,300萬人。相較之下美國將增加1,300萬人，歐盟只增加10萬人，而日本將減300萬人。歐美日本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化，將使其經濟失去活力 崀。二是、中印兩國的龐大消費市場的形成，足以維持自身的高速成長。大陸汽車銷售量由數年前不足百萬輛到今年將達500萬輛，證明消費市場豐厚潛力。中印兩國有龐大勞力資源與國內市場，雖然能否成為「亞洲新虎」還要面臨各種挑戰，包括能源的短缺、生態的惡化、官吏的貪污及金融體制的脆弱等等，但只要依照目前的情勢發展，是極有可能成為崛起中的經濟大國 峹。
對我國的啟示與建議（代結論）
一、體認情勢
崛起的中共對全世界將產生何種影響是世人觀注的焦點，但新安全觀是否屬於中共階段性的權宜之計，還是長期的戰略走向，殊值吾人關切。對中共而言，中共靈活運用睦鄰外交、大國外交、多邊外交等政策為主的新安全觀，作為理論基礎，無非是為爭取發展綜合國力的戰略空間，消除國際對中共威脅的疑慮。對我國而言，中共極可能藉此戰略角度制定配套的對臺政策，不僅將臺灣問題訴諸國際社會，並將我國視為其新安全觀的最大障礙。我國應深度思考中共新安全觀思維形成理論的過程中，對臺海安全環境將產生的衝擊，並思考從新安全觀與中共實際作為的矛盾之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化解對我國不利的國際情勢。另外，可考量建立類似新安全觀的總體戰略論述，在全球化及非傳統安全觀的理論支持下，強調國際社會相互依賴的重要性，在國際上廣為宣傳，以引起世界各國對我國安全環境的重視。
二、態度作為
中印關係發展提升，固然有助於雙方的國力提升，也有助於南亞情勢的穩定，但是，兩個在經貿、政治上緊密合作的大國對我國是不利的，尤其在廿一世紀大國因素依然主導區域安全形勢，小國家面對大國權力版圖之改組或重整，必須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心態謹慎處理大國關係，否則，如錯估形勢將付出極大的代價。在南亞情勢中，不難看出大國斡旋、奔走協商之現象，因此，大國因素在廿一世紀的區域安全議題上，仍占舉足輕重的地位，應該透過經貿合作方式，加強彼此關係，避免造成邊緣化。
印度將成為繼中共之後崛起中的大國，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日漸增加。對我國來說，基於雙方貿易的互補性，中臺兩國在經貿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經濟部次長尹啟銘於2003年10月25日表示，臺灣對大陸倚賴越來越重，為了分散投資風險，政府鼓勵臺商到大陸以外地方投資，而印度這幾年經濟發展很快，市場龐大，印度是南亞地區臺商可以去看的重要地區。
印度商工部商業司司長Umesh Kumar 表示，臺灣與印度應擴大經貿交流與合作，通訊及資訊產業是雙方立即可以合作的項目，且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市場，更可做為臺商進軍歐洲或中東市場的跳板或轉繼站，臺商不應為了投資大陸或印度，仍停留在激辯或討論階段，因為時間不等人。2003年9月曾經訪臺的Kumar接受中央社採訪時，暢談臺灣與印度之間的經貿發展情形及未來前景，對臺灣經貿及科技發展軌跡很熟悉的Umesh Kumar表示，臺灣的資訊硬體發展與印度的軟體工業確實存在交流空間，但臺、印合作除了現有的軟體之外，應該進一步擴大交流，找出有利雙方的產業或投資，印度的製造業有很多機會，成本可以降低。
我國擁有雄厚的經貿實力，若能從經濟層面切入擴大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及生存空間，以經貿關係為主軸，擴大和國際社會互動的空間，深化我國與他國互惠互利的關係，自有助於實質關係的擴展以及政治地位的提升。而推動經貿外交的方法，除了要積極爭取新的邦交國外，對每一個現有的及新爭取到的邦交國，都要瞭解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與投資環境，舉辦各種說明會，鼓勵國人到邦交國投資；與無邦交的友好國家，也要簽訂署「投資保障協定」或「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從而保障海外投資安全。另外，也可提供我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給其他開發中國家作為參考，以廣結善緣。近年來各國多次邀請我政府首長前往訪問，歡迎我政府與企業界前往投資，或盼增加對我出口，或來華競標公共工程，或為我國提供經濟發展經驗，以加強雙方經貿合作關係，可見我國在拓展外交關係上，經濟實力之重要性。只要我國經濟實力持續增強，更有能力協助友邦經濟發展，必能拓展我國的海外市場與據點。
三、交流互動
基於維持和平穩定的環境下，中印邊界爭議趨於緩和，且爭議可透過「信任建立措施」逐步取得共識，洽商協議，以和平解決紛爭。信任建立措施在國際間常被運用，以增進瞭解、互信，並藉以化解衝突，降低緊張對峙情勢或避免戰爭爆發。
目前「信任建立措施」廣泛地運用於全世界可能發生局部衝突的區域，用以降低敵意，減少對抗衝突，除了歐洲地區已績效顯著外，較著名的例子有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 Forum,ARF）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CSCAP）。此外，在朝鮮半島衝突的解決，亦可見信任建立措施的運用。
基此，在歐洲、亞洲及東南亞地區相繼以信任建立措施來促進瞭解、互信以謀求和平之際，似乎可加以運用上述措施，化解兩岸敵意，促進交流、對話，共謀和平。事實上，兩岸協商、溝通方面已具信心建立措施的雛型。例如，在民國82年4月「辜汪會談」已簽訂四項協議，該次協議及相關作為，均可視為廣義信心建立措施的一環及運作範疇。是故，雖然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最大障礙，在於大陸對「一個中國」的堅持，使得兩岸間的和談似乎遙遙無期，但從另一面思考，透過軍事上的直接或間接交流（如透過美國）與信任建立措施，也有可能解決政治上的爭議，進而促成政治目的的實現。因此，從信任建立措施的視角以解決經緯萬端的兩岸問題，應是一種可加以嚐試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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